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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春雨、春茶，云山、云海、云田，蒋家坪
茶园宛如仙境。

春风轻拂，带着丝丝暖意，悄然掠过茶园 。
那一片片嫩绿的茶叶在春风的吹拂下， 轻轻摇
曳，如同舞动的精灵，在天地间演绎着大自然的
华美乐章。

春光正好，漫步茶园，每一步都似乎能踩到
童年的回忆。 那些关于妈妈采茶、爸爸制茶的故
事，那些在茶山上嬉闹的时光，都随着这茶香一
起飘荡在空气中。

站在蒋家坪茶山之巅，我放眼望去，只见满
山的绿茶与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迷
人的画卷。蒋家坪人从春天出发，向着美好奋进，
用勤劳和智慧耕耘着这片土地，用一片片绿叶书
写着自己的幸福篇章。 “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蒋家坪人在绿水青山中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也找
到了心灵的归宿。

远处的青山、近处的茶园，在蓝天下相得益
彰。 在灿烂的阳光下，长安十里茶园犹如璀璨的
明珠，熠熠生辉，美得令人心醉。 自从这片茶园
入选中国美丽田园后，它的名声便远扬四海。 游
客们慕名而来，大家游走在茶海之间，欣赏着茶
城的风景，凝视着茶圣的雕像，品味着茶叶的清
香，仿佛所有的尘世喧嚣与烦恼都烟消云散。

《茶经》记载，种茶制茶，发乎神农，始自巴
蜀。家乡平利，地处秦巴山区，是中国古老的茶叶
产地，种茶制茶历史悠久，始于秦汉、兴于唐宋、
盛于明清。 清乾隆年间，平利的“三里垭毛尖”曾
作为贡品献给皇家，那段高光的时刻让平利茶、
茶园、茶山、茶村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和历史
的辉煌。

三里垭贡茶新村，这个名字充满了诗意与故
事。 灿烂暖阳透过白云，洒在翠绿茶树上，闪烁
着金色的光泽，宛如披上了一层熠熠生辉的金缕
玉衣。 在这里，看到勤劳的茶农穿梭在茶园中采
茶，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手指在茶叶间轻盈
地跳跃，仿佛弹奏一曲优美的田园乐章。 采摘的
鲜叶，经过杀青、揉捻、烘干等工序，最终变成了
一杯杯香气扑鼻的平利茶。

平利茶，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和平利人的智
慧。它的内在生命，宛如一首优美的诗篇，诉说着
阳光、雨露、土壤的滋养与陪伴。 每一片茶叶，都
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们经历风霜雨雪，汲取天地
精华，最终变得丰富而厚重。

平利茶， 内在生命与其生长的环境息息相
关。秦巴山水间的富硒土壤为它们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生长条件，孕育出了“平利女娲茶”“秦汉古
茶”“平利绞股蓝”“三杯”佳茗。 当平利茶缓缓倒
入杯中时，那浓郁的茶香便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让人陶醉其中。品茗时，闭上眼睛，让茶香在口腔
中回荡，茶香之中你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与自
然融为一体； 茶香之中你仿佛置身于千年历史，
与时光融为一体。

平利茶，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和精神寄托。 茶树四季常青，象征着爱情的永恒，
如同我们爱情一样， 历经风霜雨雪， 依旧绿意盎
然。 在婚礼上，新娘向长辈敬茶不仅是对长辈的尊
敬和感谢，更是融入新家庭的开始。 敬茶之后，新
娘新郎改称对方父母为“爸爸”“妈妈”，这不仅是
称谓的改变，更是心灵的交融和情感的升华。 在茶
的影响下，平利人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
以茶会友、以茶待客、以茶养性成为一种时尚。

茶香平利，遍地绿茶，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画
卷，轻轻诉说悠悠茶香的故事。 徽派民居披挂新
绿，炊烟袅袅升起便有了诗的意象；山野田园绿
意盎然， 葱茏绿茶一目十行仿佛在阅读绿之诗；
清晨推窗满眼见绿，满屋茶香，满心欢喜，仿佛真
的走进了心中的桃源秘境。 这就是家乡平利，我
的最美家园。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莫将闲
事挂心头，茶香平利品茶香。来茶香平利吧，寻一
处茶绿，归一方桃源。 让我们心灵在这片绿意中
得到净化与
升华，让我们
生命在这片
大地上绽放
出最绚烂的
光彩。

一

残疾，无论是先天自有还是后天遭
遇，都是无法回避的灾难，终生都在残
疾的泥淖里挣扎。人们看他们的眼神里
尽管不乏同情， 也只是善良的本意，绝
无尊敬的成分，人们只尊敬给他们带来
福祉的人物。

曾经驾驶军车在青藏高原奔驰了
6 年，复员后考入西安铁路运输学校的
我，临近毕业时，耳朵突然轰鸣起来，像
火车开进隧洞的巨响， 掺杂尖锐的蝉
鸣，听力下降，基本丧失了和人交谈的
能力。医生说是不明原因的神经性耳鸣
耳聋，可能伴随终生。

1978 年元月， 我毕业分配到襄渝
铁路毛坝关火车站。一列充当临时客车
的绿铁皮火车把我从它肚子里吐出来，
又轰轰隆隆开走了。 我站在站台上，打
量这个将要安顿我一生的地方。站台无
处修建，当年的铁道兵把站台修在桥面
上，桥头延伸进隧洞，车头连几节车厢
扎进洞里。 山体全是生铁般的岩石，刚
硬、生冷，石缝里迸出一丛一簇的墨绿，
墨绿里有鸟啼虫鸣，杂乱无章。 桥高约
七八十米，桥下是涧溪，溪水发出哗哗
的声响，腾升出雾状的冷气，给充当站
台的桥面铺了湿漉。

车站大约三十个工人，分五六个单
位，车站归车务段管，养路工区归工务
段管，通信公区归电务段管，供电工区
归供电段管， 驻站公安归公安分处管，
驻站医生归铁路医院管，业务上互不干
涉，下班后互有来往。 整个车站只有两
个女站务员， 都被车站领导纳为老婆，
他人不得染指。工友都是当年的下乡知
青，在农村干了七八年，岁数到了二十
六七，有的迈进三十的门槛。这里偏僻、
闭塞、苦累、荒凉，但旱涝保收，不缺衣
食住行， 唯缺异性的爱抚和生理的需
求，亟待找对象结婚，过成年男子的家
庭生活。举目四望，除了山还是山，头顶
一溜蓝天， 远处的天被阻挡到山外边，
山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能在大
脑皮层里搜索。 女性的容貌、 声音、窈
窕、温柔，在记忆里一遍一遍咀嚼，越嚼
越香，余味不绝，收获的是更加的焦灼，
还有无望的期盼。

我是通信工，具体工作是上山维修
通信线路。 电线杆的根基腐朽没有，腐
朽了就会倒塌； 电线的松弛超标没有，
超标了就会混线，混线就会短路；横担
固定得牢固不牢固， 不牢固就会掉下；
瓷瓶脏了没有，脏了就会漏电，音量就
会衰减。 一周六天，每天都要背着几十
斤脚扣、安全带、横担 、瓷瓶 、工具 ，攀
山，爬电杆，耳聋对这些工作的影响不
大，足以胜任。

下班之后，吃过晚饭，车站人都提
着塑料布，端上茶缸，坐在充当站台的
桥面上，喝茶、谝闲，谝的大都是女性同
胞，给嘴上过瘾。我也提片塑料布，端缸
陕青茶，坐在他们中间，听不清谝的啥
东西，但人是群聚动物，和他们待在一
块就有踏实感。

我尽量不和他们语言交流，我懂得
掩饰自己的短处。 纸包不住火，聋毕竟
是聋，一天傍晚，有个养路工问我，你今
天上山干的啥？

我回答，你问俺工长他爸，我咋知
道他爸干啥，人家干啥又不给我汇报。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就朝

站台走去，刚把塑料布铺好，屁股还没
礅下去，人家就轰苍蝇似的说，去一边
去，耳聋呗呆的，干了一天活累得气都
喘不过来，还要吼着给你说话。

我的尊严不允许承受这样的屈辱，
灰溜溜地回到宿舍， 胸腔里聚满愤怒、
自耻、无奈，还有绝望。

总不能闷在如蒸笼的屋子里，我像
只被抛弃的狗，顺着山根走到一个大石
头跟前， 坐在上边。 屁股感到坚硬、冰
冷，还有发腻的潮湿。坐不了多大功夫，
屁股硌得难受，就得换个坐姿，胡思乱
想，想得更多的是女人，26 岁了，该找
对象了。在这个车站上，比我个子高，比
我长得帅，比我家庭富足又没有任何残
疾的人都找不到对象，傻女子都不会嫁
给耳聋呗呆的人。我可能要孤寡地在这
里待上十年，20 年，30 年，直到老死，这
是可以预见的人生。

山上树林里腾起一只大鸟，发出凄
厉的怪叫，瘆得我打个寒战。 大鸟从头
顶飞过，落到涧溪那边的山林里，山地
又归于死样的寂静。 我攥紧拳头，想对
着石头狠狠砸去，理智又告诉我，砸下
去的结果可能使我的拳头皮开肉绽，甚
至骨头断裂，本来就耳聋的残疾又增加
一只手的残疾，要是手也残疾了，通信
工这碗饭就吃不成了。

一个日出日落过去了，一个月出月
落过去了，一个花开花落过去了，整整
一个春夏秋冬过去了。我还在思考要不
要继续在这里挣扎，不继续挣扎的途径
很多，火车进站时朝钢轨扑去，从桥面
跳下去，带一条麻绳钻进树林……

一个暴风雨的下午，我们不能攀山
检修通信线路， 工友们都在蒙头大睡。
我走到桥面上，趴在栏杆上看桥下的湍
急。 风很大，发出呼呼的声音；雨很大，
像水库颠倒在这片山地的上空。水流顺
着我的头发、脸颊、肩膀、胸脯、裤腿，流
到桥面上，又坠落到桥下的涧溪里。 涧
溪一改往常的文雅， 变得咆哮愤怒，发
出震天撼地的轰响，磨盘大的圆石被洪
水冲得朝下游滚去。

我距离纵身一跃还差那么一点勇
气，不甘心就这么结束自己的一生。

二

我写信给西安一位叫宋登的作家，
给他诉说了我的处境。 他给我回信了，
说你如果在西安工作， 业余时间看电
影，看球赛，会朋友，家人相聚，各种活
动非常丰富，就没时间看书。 你在深山
小站，没有业余活动，就有看书的时间。
或许，读书会改变你的命运。 随着这封
信，给我邮来一大包书籍，其中有海伦·
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我离开了山根下的那个巨石，离开
了桥面的那段栏杆，不再去听桥下涧溪
流水的声响， 不再去听山林大鸟的鸣
叫。 业余时间就囚在宿舍里，读宋登给
我邮来的书。

我把堆放打扫卫生工具的楼梯间

整理出来，装上电灯，支张桌子，改造成
书房兼宿舍。 楼梯间太小，要开门必须
搬开椅子，进门再把椅子放下来，狭窄
得只能放下一张床，要上床就得从床头
爬上去。 但是，毕竟有了桌子，有了床、
有了电灯，完全可以满足读书睡觉的条
件。

桌子前边有个一尺二寸高两尺长
的窗户，夏季溽热，我都要打开窗户，清
冽进来了，蚊子小咬也进来了。 我点燃
蚊香，在蚊香的缭绕中沉入书海；大巴
山的冬季，冰寒刺骨，我把被子披在身
上，双脚却冻得疼痛。 我找来大功率工
作灯，把脚蹬在上边。第二天起床，两眼
红肿如烂桃，我又把工作灯蒙上黑铁砂
布，双脚取暖的问题解决了，强光刺激
眼睛的问题也解决了。

读书不需要耳朵。
读书比在站台上谝闲更有收获。
上苍让我聋了两个耳朵，却给了我

一双视力为 1.5 的眼睛。 在台灯的晕光
里，读着人类最有智慧的书著。 感觉这
些智者坐在我的对面，给我讲述人生的
哲理，人类的历史和未来。这天，我像往
常一样地坐在书桌前，灯不是青灯是台
灯，光晕照的不是黄卷，是海伦·凯勒的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认识了失明失
聪的海伦.凯勒。 书的扉页印有她的头
像，面容清爽，洁净，深邃的目光并不显
得空洞，浅色的短发，她给我说：“我努
力学习知识， 就是希望日后学有所用，
能为人类社会做点贡献。这个世界上总
有一两件适合我，并且只有我才能做的
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

我能做什么事情？
台灯的光晕照的是苏格拉底头像

的雕塑，宽阔的额头，短的卷发，茂密而
曲蜷的胡须。 这个塑像印在弗雷德里
克·布鲁克斯《人月神话》一书的扉页。
下面写了一句话：“你自己就是座金矿，
关键是如何挖掘。 ”

苏格拉底说的“你自己”，包括不包
括我？

一个春末夏初的夜晚，我又读到苏
格拉底话：“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
是如何让它发光。 ”

苏格拉底说的“每个人”，包括不包
括我这个耳聋的人？

一个秋雨绵绵的深夜，我的台灯的
晕光照的是托尔斯泰的画像：宽大突出
的额头，充满睿智的眼睛，长方形的脸
颊，半尺多长的胡须，整个头像蕴含着
严肃和思考，他给我说：“理想是指路明
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
方向，就没有生活。 ”

我的理想是什么，怎么才能找到奋
斗的方向？

我失去了和工友交流的兴趣。 因
为，我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时，看到
这几句话， 当人们问到海伦·凯勒为什
么喜欢读书时，她回答说：“因为它们告
诉许多我看不到的有趣事情，而且它们
不像人那样对我感到厌倦和嫌麻烦，它
们可以一遍一遍地告诉我想知道的。 ”

三

毛坝关通信工区的上级部门在万
源火车站，万源是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的根据地。很多地方还保持着当年的风
貌，条石铺的街道经过千百年草鞋的践
踏，锃明发亮。 两边的木板房被地灶烟
熏火燎成黑腻的颜色， 临街都是铺面，
坐着打瞌睡的老人。工友们到了星期天
都要跑到这里，看县城的妹子，给人家
搭讪，或者跑到烟酒门市部，买上一盒
烟，给售货员没话找话地说话，企图勾
兑人家。 再跑到饭馆，要上几瓶高粱白
酒，炒上几个小菜，喝得颠三倒四，脚步
不稳地走在条石街道上，石缝里溅出滂
臭的污水， 不知在条石下沤了多少年
代？

我厌恶这种生活，人咋能这么活下
去？又想，不这么活还能怎么活？我无非
比他们多读了几本书，面对现实又能怎
样？

我自身就是个矛盾体。
我不再去看女售货员，不再去饭馆

喝酒， 独自在红军走过的街道上彳亍。
霍然，看到一个门洞旁挂着一副白底黑
字的招牌———万源县文化馆。读了书就
觉得离文化近，看到“文化”两字有种发
自内心的亲，走进去，一间阅览室，极简
极陋， 五六张没有涂漆的桌子拼在一
块，桌旁围着长凳，靠墙的地方是书架，
摆放着十几份报纸，十几份杂志。 一个
四十多岁的妇女坐在办公桌前，点了下
头，我给她点了下头，表示了礼貌。我在
摆放杂志的木架前， 拿起一本 《新体
育》， 里面有张洁写的短篇小说 《含羞
草》。我不知道张洁是著名作家，更不可
能预测她在数年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小
说描写了一个乒乓球陪练员，放弃了自
己冲击世界冠军的机会，为更有天赋的
小运动员当陪练。小运动员的姐姐被这
个陪练的精神感动，产生了爱情。 故事
非常美好，文字非常精致，情感非常真
挚。

读完这篇小说， 我还坐在那里，又
想起鲁迅 1934 年给萧军、 萧红夫妇的
信：“不要问现在要什么，要问自己能做
什么？ ”

张洁可以写出打动人心的小说，我
为什么不能？

无非是我没有张洁付出那么多的
努力，如果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许终
生达不到张洁的高度，但毕竟可以向她
靠近。

真没想到，这篇不到五千字的小说
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我走出文化馆的时
候，眼前豁然开朗，天高了，云淡了，太
阳鲜艳了，街道变宽了，人变亲了，连游
走的狗都给我摇起尾巴，世界竟是这么
美好。

就在这个时候，我立下了写作的志
向。

回到毛坝关， 坐在楼梯间的书桌
前，突然有种感慨，读书不需要耳朵，写

作不需要耳朵。 读书写作需要心无旁
骛，心静如水，听力正常了，耳闻的杂事
就多，世上多有不平事，心理就不平衡，
哪有心绪看书写作？

老天爷善待我， 没有让我脑瘫，没
有让我失明，只让我耳聋。 如果让我失
明了，脑瘫了，我做不到像奥斯特洛夫
斯基那样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的业余时间囚在楼梯间里，琢磨
我的这个深山小站，琢磨我的青藏高原
汽车兵生涯， 琢磨关中农村的家乡，越
琢磨越想把这些生活写出来。 但是，阅
读和生活与写作有关联的地方，也有不
关联的地方。读书和生活给我提供了写
作的理念和素材，要把对读书和生活的
感悟表现出来，还需要技巧。

我交识了一帮文学青年，我们流行
的投稿秘诀，“勇敢加不要脸”。 在秘诀
的召唤下，一篇一篇习作塞进牛皮纸信
封，在右上角剪个口子，就能飞到杂志
社的编辑部。 每隔二三十天，毛坝关邮
电所的邮递员就高举牛皮纸信封，距离
我还有三四十米就喊，杜光辉，你的退
稿！ 立即，工友跟着响应，杜光辉的退
稿！声音恢宏，可以用黄钟大吕形容，绝
对超过耳朵接收的分贝。我灰头土脸地
跑到邮递员跟前， 低着头跑回楼梯间。
沮丧、懊恼，但不灰心，不丧气，更没有
对工友的愤懑。

我知道人们只尊敬成功者，没人会
尊敬无数次退稿的半聋人。

我收到一家内刊的退稿信， 写着：
“杜光辉同志……希望你以后多查字
典。 不然的话，我们要花费很多时间猜
测你写的意思……”

我苦笑，思考，编辑和我无冤无仇，
他们犯不着恶心我，肯定是我的错别字
太多。如果不用这种强刺激的办法批评
我，不一定能吸取这个教训。

我把这封退稿信贴在书桌前，几年
后， 我提拔到安康铁路分局宣传部，还
把这封退稿信贴在书桌前。新婚的妻子
说，贴在这里多丢人！ 我说这有什么丢
人的，不足就是不足，总比打肿脸充胖
子强吧。

一直到今天， 我每写完一部小说，
都要求自己必须修改 8 遍以上，半年内
不能投稿， 反复思考还有什么缺憾，直
到自己觉得再没有不足时，才投出。 我
还要求投稿的作品绝对不能潦草，一笔
一画誊抄干净，抄错的文字用刮胡子刀
片把那个方格抠下来，补上新纸，再把
正确的字填上。 这不仅是对编辑的尊
敬，更是对文学的尊敬。几年后，我到郑
州参加一个笔会，到《奔流》杂志社看望
曾经编发我稿件的编辑。他说你每次的
来稿，我们都认真审读，不是责任心有
多强， 而是你誊抄稿件的认真态度，感
动我们。

耳鸣在加剧，听力没好转，我开始
相信医生的预判，耳聋可能伴随我的一
生。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看书写
作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
囚在这个楼梯间， 看了一部一部的书，

写了一篇一篇的文，接到一封一封的退
稿信。接到第 264 封的时候，我看到《中
国青年报》报道，北京有个作者叫张征，
收到一百多封退稿信， 仍然不灰心，终
于发表了处女作。

这天晚上，我走出楼梯间，来到山
根下的大石头跟前，抚摸着石面，一股
凉飕飕的感觉传输到手心。我心里腾出
苍凉的沮丧，人家才收到一百多封退稿
信， 我都收到两百六十多封退稿信了，
都没人注意我。 我在无垠的无奈中，脑
子里灵光一闪，人家收到一百多封退稿
信后，终于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你收到
两百六十多封退稿信，还没有发表自己
的作品，证明你没有人家刻苦，没有人
家的天赋，如果你接到那么多退稿信后
发表了作品，媒体就会注意到你。

社会关注的都是成功人士，没有成
功身上就不会发出让人关注的光辉。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成功者的
历史。如果把只有努力没有成功的人写
进历史，历史就成了庞大的垃圾场。

四

升级考试了， 还要考时事政治，这
关系着每个工人的收入，考过了可以升
工资，考不过只能看别人升工资，天大
地大，哪有升工资的事情大。

我成了车站的香饽饽。 吃过晚饭，
几个工区工长一块敲开我的楼梯间，簇
拥我走到站台上，有人已经把塑料布铺
好了，把陕青茶泡好了，工友们整整齐
齐坐在我的对面，每个人身旁都放着电
池灯，拿着钢笔、笔记本。我按照考试大
纲给他们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讲
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讲辩证唯物主义
与唯心主义的区别，讲毛主席的论十大
关系……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尊敬，
上山维修通信线路，他们抢着替我背工
具；到水龙头打水，他们立即让开位置
让我先打；我过去到食堂打饭，炊事员
都要把勺子晃几下，现在一勺挖下去就
扣到我碗里。

我感悟到，再富有的人如果不愿接
济穷人， 在穷人的心目中就是无用的
人，因为你的财富与他们无关。 再有本
事的人，如果不愿帮助周围的人，你的
本事就与他们无关，自然得不到他们的
尊敬。

上级规定，50 岁以上老工人，可以
不亲自答题，由人代笔。我被上级借调，
为老工人代笔。 结果，我代笔的老师傅
的成绩最高，好几个老师傅问我，搞上
对象没有？

给别人帮忙， 别人就会给你帮忙，
不愿意给别人帮忙，别人就不会给你帮
忙。

考试结束后，领导把我叫到他办公
室，希望我到党委办公室工作，这是提
干，步入仕途。

仕途的成就体现在级别上，级别越
高成就越大，需要一级一级提拔。 要想
得到提拔，除了撅着屁股死干，还要学
会投领导的喜好，察言观色，阿谀奉承，
这和文学的旨意格格不入，我多年在文
学上下的功夫就会半途而废。又不能直
接拒绝，耳聋是最恰当的理由，我说，我
在党办写一辈子材料？

领导说， 谁让你写一辈子材料，你
干上几年，最多十几年，就可能提拔成
段级领导。 （下转六版）

假如我的耳朵没有聋
杜光辉

绿色的回响
熊荣军

本报讯（通讯员 杨洋）由市文
化产业发展中心、 市演艺影视公司
出品的原创童话音乐剧 《金蚕》，4
月 22 日将在安康汉江大剧院上演。

该剧荣获 2021 年度陕西省重
大文艺精品项目，得到市委宣传部、
市文旅游广电局、 市人力社保局的
大力支持，该剧自 2023 年 7 月开始
筹备工作，历时 8 个月精心打磨，终
将与广大观众见面。

本剧以安康出土的国家一级文
物鎏金铜蚕为原型， 毛绒玩具家族
为载体创作而成，传递成长、信念、
勇气、奉献、正义的价值，是一部积
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剧目。本剧讲
述了金蚕来到毛绒玩具家族得知自
己的身世，获得魔力，勇敢接受冒险
和挑战，与命运抗争，与邪恶较量，
最终完成使命涅槃重生的故事。 全

剧将以沉浸互动式演绎呈现， 让观
众和角色近距离交流， 不知不觉带
入充满奇幻和童趣的玩具世界，孩
子们还有机会亲身参与， 体验其中
的乐趣。

为推动“毛绒玩具+文旅”深度
融合， 该剧把鎏金铜蚕和毛绒玩具
相结合， 融入了大量安康毛绒玩具
元素，有安康旅游形象大使安安、康
康，还有龙辰辰的加入，引导安康本
土的孩子们了解安康的文物价值和
文物背后的故事。

童话音乐剧会陪伴孩子们度过
美好的童年， 在幼小的心灵种下戏
剧的种子。 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 提高孩子的认知和艺术
审美， 让孩子体验戏剧和音乐的魅
力，寓教于乐的同时，把善良、正气，
家国情怀植入孩子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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